
他们只是长沙约28万同性恋人群中
的4个人。在跟他们交谈时，我们没有发现
什么异样，他们跟普通大学生、普通公司
白领、普通企业老板没什么区别。唯一不
一样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大的压力
和焦虑。

困扰着同性恋者的三个问题，莫过于
“出柜”、婚姻和防艾。“出柜”的艰难，让很
多“同志”始终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即使
“出柜”了，他们也常常难以得到社会的理
解、家人的支持；传宗接代的家庭观念，让
很多已经“出柜”的“同志”身背巨大的包
袱，他们躲避着父母的逼迫，不敢回家过
年，甚至选择了结生命。

成为一个同性恋，绝大部分原因不受
他们自己所控制。他们的爱、无奈和血泪，
被淹没在大众群体之中。如果社会不能形
成一种包容的氛围， 他们的爱会破碎，他
们的希望就容易炸裂，他们将更加艰难地
生活在煎熬和受挤压的状态里。他们不求
特殊权利，他们要的只是平等相待。而在
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大多数”对“少数”的
接纳和尊重，正是判断社会宽容度和一个
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正像吴幼坚说
的：多元包容的社会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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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森：
“我的家庭就像是股份制公司”

近四十岁的严森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年薪有几十万，
妻子是长沙市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也比较可观。家
里有两部车子，在长沙有多处房产，两个女儿，一个7岁，
一个不到半岁。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几乎没人想得到严森其实是个同性恋。

“我的家庭就像是股份制公司。” 严森这样描述自己
的家庭，“我跟妻子相处得很融洽，我经常在外面应酬，她
把家里里外外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两个孩子也很可爱。”
严森坦言，“结婚大半年，她就知道我是同志了。”那是在
大女儿出生一个月左右，严森在卧室上网，正在跟前男友

聊天，妻子进来喊他吃饭，正好撞见了。“她看到一个男的
喊我‘老公’，就什么都知道了。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消息
对一个女人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

“那时候她很绝望，我直接跟她说‘趁你年轻，赶快
走’。但我妻子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加上又有了孩子，她
竟然不同意离婚，打断牙齿和血吞。”严森也承认，自己跟
妻子之间有感情，但这种感情更像是亲情，对妻子他感到
愧疚：“作为一个丈夫，我没办法在性生活上满足她，这让
我很内疚，哪怕她出去找人我也好受些，但她从来不会。”

对于其他同志， 严森不建议他们结婚：“我这种情况
是比较特殊的， 可以说我也很幸运， 我有个同志朋友学
我，结果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如果非要结婚的话，还是找
个不那么爱你的人吧，这样可能伤害不会有那么大。”

长沙“同志”：
我们的感情跟男女之情没什么区别

据统计，同性恋的发生率
为3%-5%， 按照这个比例估
算， 长沙的700余万常住人口
中，大约有28万同性恋者。

浩子、小杨、小唐和严森，
就是他们当中的普通人。在我
们采访的这4个人里， 只有浩
子已成功“出柜”，其他三位，
迫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顾虑，
至今没有“出柜”。

浩子：
我是个同性恋，不想害她一辈子

浩子是在同性恋者母亲吴幼坚长沙讲座的中途匆
匆赶来现场的。

吴幼坚来长沙几天，浩子一直陪伴着她，开车接送，
并特意在车前挂了一面小小的彩虹旗。 讲座结束后，人
群散去，吴幼坚接受本报《都市周末》记者独家专访，他
依然陪伴左右。“我很感激吴妈妈，如果不是她，可能现
在我还没有出柜，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

10岁左右， 浩子就朦朦胧胧感觉到自己喜欢男孩，
看到隔壁班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 浩子觉得很心动。家
人得知后反应很激烈，离家出走、断绝关系甚至以死相
逼，坚持要他“改”。 18岁那年，妈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
友，“我的确尽力而为了，但丝毫没效果，非常痛苦。那个
女生很优秀，但我不想害她一辈子。”女孩得知真相后表
示理解，并祝福他：“一定要爱自己爱的人。”

2008年年底，浩子在网上看到李银河关于同性话题
的视频，通过吴幼坚博客上公布的“妈妈热线”联系上了
她，向她倾诉心声。吴幼坚鼓励他好好和父母沟通。浩子
以一封长篇家书打动了母亲，终于跨过了“出柜”这一
关。“现在，我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男朋友生活得很幸福。
我们准备今后去加拿大领取结婚证。”

小杨：
“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关系。我很怕。”

今年23岁、读大四的小杨是陕西人，目前在长沙一
所高校就读医学专业。大一某天，他上网时偶然发现一个
“同志交友”的网站，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自己都喜
欢跟长得帅的男生交朋友， 为什么看到帅哥会像小女生
一样害羞，原来他喜欢的是男生。

“我也尝试着找过男友，也见过一些网友，但我从来
不敢在外面过夜，我更害怕同学知道我的事情。我还是处
男，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关系。”小杨坦言，自己也想做“那
事”，其实是在看了“那种片子”后，“我不敢尝试，害怕得
病。”说这话时，小杨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学医的，对
这方面比较敏感。 任何致病菌都能通过身体接触进入破
损的伤口。如果是强致病菌，会引起菌血症……所以，我
很怕。”

小唐：
“我们的感情跟男女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

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是在大二的一天晚上，小唐到
学校一家奶茶店买到了最后一杯奶茶，来了一个男生也
要买，但被服务员告知“被这个男生买掉了”。“他请我让
给他，我说我已经喝过了。他一把抢了过去。”说到这，小
唐笑了笑，“那一刹那， 我看到了他那张非常帅气的脸。
他说第二天买一杯还我，还要了我的电话。”就像偶像剧
一般，小唐跟那个男生恋爱了，但最终没能逃脱“毕业就
分手”的魔咒，男友去了北京发展，小唐则留在了长沙。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小唐一直封锁着自己的心，直
到遇到第二任男友。“我跟他是在一次同志交友聚会上
认识的，他似乎看得出我的忧伤，主动找我聊天，陪我谈
心，慢慢地，我就接受了他。”小唐说，“我们在一起两年，
租了房子，像很多男女情侣一样，一起做饭，一起散步，

一起看烟花，那段日子我很幸福。”
可惜好景不长， 大自己三岁的男友最终拗不过家

人， 跟家里介绍的女朋友结婚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
们抱着哭了一个晚上，尽管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我
还是很无助，很伤心。”说到这，小唐情绪有些低落，“他是
去年结的婚，现在我们还会联系，就像兄弟一样，不过，我
们都回不去了。”

“其实我们的感情跟男女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
但社会上还是有太多异样的眼光。”他无奈地说。一直到
现在，小唐还没有“出柜”。“随着年龄增大，身边的朋友很
多都成家了，我爸妈虽然不怎么催，但偶尔还是会问。而
且，我一直没有女朋友，也许他们也会开始怀疑。”说到父
母，小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已经对‘出柜’做好了最
坏的打算：被父母赶出家门。所以，我现在想尽可能地多
陪父母一天。无论未来会怎样，他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文明的标尺：
“大多数”对“少数”的接纳和尊重

采访手记

■记者 李婷婷 见习记者 曹文飞

浩子是吴幼坚讲座现场唯一勇于面对我们镜头
的“同志”。 记者 李丹 摄

■文/李婷婷


